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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底当农民在海底当农民在海底当农民在海底当农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友婷刘友婷

在潜水服外穿上绑有氧气瓶和配重铅块

的浮力背心，55 岁的曾玉霞入水前挪

动的每一步，都称得上“负重前行”。

此次下潜，曾玉霞与潜伴要维护此前固定在

大澳湾海底的样线。样线内是深圳市大鹏新区

珊瑚保育志愿联合会（以下简称“潜爱”）选定的

计划进行摸排的区域。生长在海底的珊瑚及珊

瑚礁，是摸排的最主要目标。

在海洋纪录片里，珊瑚礁通常作为绚烂、摇

曳的背景出现，前景则是穿梭其中大大小小不同

种类的海洋生物。然而现实中，受自然和人为双

重因素影响，全球已有超过一半的珊瑚礁呈现严

重退化状态。有科学家预言，如果不采取措施，

到本世纪末，地球上将难以寻到珊瑚礁的踪影。

曾玉霞和其他珊瑚保育志愿者常常自称“海

底农民”：在大鹏海域这片“耕地”上种植、修复、

保护珊瑚的人。

3 月，春耕正当时。海底农民们也忙碌了

起来。

从76%到20%

参与创立“潜爱”前，王晓勇对珊瑚说不上非

常了解。他是一名重度“蓝毒患者”，这个有些怪

异的名词是潜水爱好者的代称。早年，王晓勇去

过全球多处著名潜水点，无尽湛蓝背景上五彩斑

斓的珊瑚礁是海底奇观中常见的组成元素。

2012年，王晓勇与几位潜水爱好者一起承接

了一项推广大鹏新区山海旅游的活动。大鹏新

区地处深圳东南部，东侧是大亚湾，西侧是大鹏

湾。考虑到当地属亚热带气候，王晓勇他们萌生

了打造家门口的潜水胜地，推出珊瑚观光等旅游

产品的想法。

然而，水下考察的结果出乎所有人预料。“大

鹏海域中，很难见到大片的珊瑚礁。”“潜爱”护礁

总监张缪成说，“耐心找，才能在一些岩礁上找到

一两株不大的珊瑚。”

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大鹏半岛被称为“南

海生命的摇篮”，调查数据显示，1984 年半岛所

处的海域珊瑚礁覆盖率约为 76%。在其后近 40

年时间里，人类填海造地、过度捕捞鱼类、海洋

污染等行为与天敌威胁、海水气温升高等自然

因素叠加，导致该区域的珊瑚礁覆盖率缩减至

如今的 20%。

珊瑚礁被称为“海底热带雨林”，它可以过滤

海水，为大量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或者食物。它

还能吸收并减弱海浪的大部分冲击力，从而在近

海区域保护海岸线免遭侵蚀。可以说，珊瑚的生

长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它们所在海域的生

态状况。

暂时放下发展海洋旅游的计划，王晓勇等人

决定转而进行珊瑚保育活动。一开始，他们的想

法很简单：珊瑚数量少，靠人工种植不就多了吗？

2013 年，在大鹏新区政府支持下，一批志愿

者在大鹏湾海域内的大澳湾海底放置支架作为

人工海礁，再把1000株珊瑚苗种植在支架上。结

果一年后下潜回访，存活下来的珊瑚苗不到

30%。“不少铁架子被海浪掀翻。珊瑚苗有的被浪

涌打断，有的因为泥沙覆盖无法‘呼吸’死掉了。”

王晓勇说，到广东海洋大学“取经”后，他们改为

在海底投放钢筋混凝土礁盘以抵挡海浪冲击。

然而，自然的力量还是被低估了。两年后，

一场台风再次毁掉了育苗架。

“尝试过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种珊瑚是一

件很专业的事情，也是少有人了解的领域，‘小打

小闹’很难见成效。”“潜爱”第一任秘书长夏嘉祥

说，守护珊瑚，需要更多、更长期的投入。

2014年，大鹏新区珊瑚保育志愿联合会注册

成立，夏嘉祥成了一名全职公益人。

两次种植珊瑚失败后，“潜爱”参考了与大鹏

半岛属同一海域的香港海下湾保护区的珊瑚保

育经验，再结合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专家

的建议，将人工海礁的骨架材质升级为铁管和柔

性热熔管，底部用配重块压实，管架上再罩上塑

料网，避免与海浪“硬碰硬”。

经过这一次改造，珊瑚苗的存活率明显提

升了。

动物动物、、植物还是石头植物还是石头

刘嘉欣出生在广东江门的一个小海岛上，从

小与海洋朝夕相伴。在她的记忆里，岛上家家户

户都会用珊瑚、海螺当摆设。即便如此，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她都觉得那些牡丹状、鹿角状的珊

瑚只是一块块“好看的石头”。

珊瑚是动物、植物还是石头？这个问题可能

很多人无法给出正确答案。

珊瑚由数以百万计的珊瑚虫分泌出的石灰

质聚集而成，珊瑚虫世世代代依附在珊瑚上生

存。从这个角度来说，珊瑚无疑是一种动物。

关于珊瑚的冷知识还有很多。“比如，珊瑚难

免会被海浪冲断或被放入海底的船锚打断，但这

并不代表它们就活不了了。”“潜爱”理事长沈晓

鸣说。

珊瑚真正有生命危险的信号是它的外表开

始变白。珊瑚“白化”是因为受环境改变影响，与

珊瑚共生并为之“染色”和提供能量的虫黄藻死

亡或离开。沈晓鸣说：“海边沙滩上常见的白色

珊瑚就是它们的尸体。”

自 2015 年底起，“潜爱”新增了救治珊瑚残

枝的工作，以帮助珊瑚礁实现自我修复。

“鹿角珊瑚长得快，恢复期大概半年，生长速

度较慢的团块状珊瑚则需要一年时间。”张缪成

说，救治的最终目标是让“缺胳膊少腿”的珊瑚恢

复“自理”能力。“志愿者把捡拾的珊瑚残枝挂在

海底的人工支架上暂养，如果珊瑚下方直径达到

了 10—15 厘米，我们就会将其移植至自然礁石

上，相当于放归海洋。”

加入“潜爱”后，亲眼见到受伤珊瑚康复并长

大的过程，刘嘉欣真切地感受到了珊瑚是一株株

鲜活的生命，也常常惊叹于它们顽强的生命力。

2021年春节期间，刘嘉欣申请在大鹏半岛照

顾珊瑚“伤员”。每次下潜，刘嘉欣都要将松动移

位的珊瑚残枝重新固定，清理覆盖在支架上、可

能给珊瑚生长带来威胁的藻类、垃圾以及泥沙。

“在水下，每一个动作都会耗费体力。结束作业

上岸后，除了累就是饿，感觉自己

能吃下一头牛。”刘嘉欣说。

目前，“潜爱”共在海底投放

了 8 个支架，救治珊瑚超 500 株。

除了日常清理、维护工作，志愿者

还给每一株被救治的珊瑚编号，

即使放归后也会定期监测、记录

它们的情况。

水下作业并不全是辛苦的。

对“潜爱”的海底农民来说，见证

珊瑚产卵可以算得上是对他们保

育工作的回馈。“无数小圆点从珊

瑚体内蹦出，漂游在海里形成一

个个浅粉色卵团，海洋中仿佛飘

起了雪花。”聊起这个话题，“潜

爱”运维部经理肖为的眼睛都亮

了许多。

每年从 4月底开始，每天晚上

都有“潜爱”志愿者下海。肖为

说，有时候大家要连续蹲守 20 多

天，才能一睹并拍下珊瑚产卵的

盛况。

垃圾清理马拉松垃圾清理马拉松

曾玉霞第一次在大鹏海域潜

水是 2017 年。下水前，潜伴特意

嘱咐曾玉霞记住他脚蹼的颜色，

在海里要跟紧他。曾玉霞并不理

解潜伴的用意，“我在不少旅游地

潜过水，水中能见度至少有 20米，

怎么可能跟丢呢？”

下潜后，曾玉霞惊呆了。“水

下世界像一锅浓稠的绿豆汤，能

见度不及 1米。人稍微靠近海底，

覆盖其上的淤泥就会扬起。”回忆

起当时的景象，曾玉霞红了眼睛，

“在这样的海水环境中，几乎看不

到鱼群，漂浮的垃圾、沉底的渔网

成了‘主角’。”

曾玉霞与潜伴那次潜水的目

的，就是打捞海洋垃圾。

随着保育工作推进，“潜爱”

志愿者发现，要提高珊瑚礁覆盖

率，良好的海洋环境必不可少。

“目前，人类制造的海洋垃圾已是

破坏海洋生态的主要因素。”王晓

勇说。

在“潜爱”，有一段视频很多

人都看过：下潜的志愿者捞起一

件被丢弃的廉价泳衣，下方露出

了一片早已白化死亡的珊瑚礁。

“ 珊 瑚 对 生 长 环 境 的 要 求 很 苛

刻。”王晓勇介绍，除了特定范围

的海水温度、盐度等条件，珊瑚还

必须处于透光区域。这是因为虫

黄藻是通过光合作用为珊瑚供能

的。“所以泳衣、麻袋、塑料布都可

能成为珊瑚杀手”。

海洋垃圾同样威胁着潜水员

的人身安全。曾玉霞回忆，就是

在大鹏海域首次水下作业时，一

团废弃的渔线勾住了她浮力背心

后方的调节器。她试着挣脱，不

料脚蹼也被缠了进去。“那种情

况下，人难免紧张，可呼吸越急

促，氧气消耗越快。”

幸运的是，前方的潜伴很

快发现曾玉霞没跟上，立即返

回帮她脱困。从那时候起，每

次下潜，曾玉霞都会带着割线

器。“紧急情况下可以救命。”

她说。

也是从 2017 年起，“潜爱”

开始了常态化的海洋垃圾打捞

工作。至今，志愿者们捞起垃

圾的总重量已超过 4吨。

在“ 潜 爱 ”大 鹏 珊 瑚 保 育

站，有一张长桌子上摆满了发

动机、铁桶、信号灯等锈迹斑

斑的物件。“这些是打捞起来

的大家伙。”肖为介绍，“此外，

我们还捡到过手机、钥匙、电

池 等 各 种 各 样 不 应 该 出 现 在

海里的东西。”

大鹏海域的垃圾中，废弃

的渔网、鱼笼占了很大比例。

清理过程中，有“潜爱”成员发

现粗糙的渔网既耐磨耐晒，又

耐海水腐蚀。于是，“潜爱”联

合商家设计制造出一款以废旧

渔网为原材料的潜水袋。“大家

带着这些袋子下潜装垃圾，算

是对海洋垃圾的再利用了。”肖

为说。

目前，“潜爱”全职工作人

员只有 3 位，对付几乎“无处不

在”的海洋垃圾，“潜爱”需要比

以往更多的人力。

2020 年 11 月，“潜爱”开启

了“晨潜马拉松”活动，在一个

月的时间里，每个工作日的早

上 7 点到 9 点，志愿者集体下海

捡垃圾。

通过“i 潜爱”微信小程序，

深圳及周边城市有潜水员证书

的人都可以报名参与“晨潜马

拉松”。不会潜水的则可以当

陆地志愿者。

截至目前，“晨潜马拉松”

活动已举办了四季。除了加快

垃圾打捞速度，这项活动也促

进了潜水员的培养。成立 8 年

多，“潜爱”的注册志愿者已有

5000多名。

11万平方米的万平方米的““耕作耕作””

快艇抵达目标位置，肖为

和 曾 玉 霞 再 次 相 互 检 查 装 备

后，背对大海坐上船舷，随着一

个背滚式入水，他们仰身潜入

海里。

沉入海底后，肖为从肩上

取下一捆大拇指般粗的样线，

将一端固定在此前已布置好的

接头上。曾玉霞抱着余下的样

线，游向远处寻找另一端的定

位点。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和珠江口近海

域超大型城市，深圳正全力推进“全球海洋中心

城市”建设，逐渐形成海洋传统产业为主体，海洋

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新格局。

在此背景下，“潜爱”制定了一个大澳湾监测

计划。在提前规划出的 1万平方米海域内，通过

1250 潜次拍摄 750 小时以上视频素材、4 万张以

上海底图片，摸清珊瑚和珊瑚礁生态的真实数

据，建立深圳首个详尽的珊瑚及珊瑚礁生物多样

性地图，同时为推动保护珊瑚礁系统生态环境立

法提供数据支撑。

2021 年，“潜爱”曾发起过一项名为“海底农

民”的计划，以 T 恤为载体，向公众征集表达珊

瑚生态保护主题的作品。时隔两年后，大澳湾

监测活动自然而然地被命名为了“海底农民 2.0”

计划。

3 月 13 日，刘嘉欣下班后立即赶往大鹏半

岛。在水下监测工作大范围展开前，“潜爱”要先

通过多次实操，把水下作业过程详细分解，形成

一套规范、高效的操作流程，以保证每一位水下

志愿者都能掌握并完成工作。刘嘉欣具有潜水

员教练资格，因此承担了前期“打样”和志愿者培

训任务。

按计划，潜水员两人一组下潜后，一人负责

用 1 米线划定 1 平方米区域，随后将长宽均为 50

厘米的样框放置在其中。另一人则对样框内的

海底状况和生物进行拍照及视频录制。

每平方米内，样框要移动 4次才能实现全覆

盖；每次下水作业，一组志愿者要完成 20平方米

面积的数据采集。出水后，志愿者还要对拍摄内

容进行筛选，再交由专业人员录入系统。那天，

刘嘉欣回到住处时，已是深夜 11点多。

根据前期安排，“海底农民 2.0”计划要在 5月

底之前完成，时间很紧迫。不过，相比于对人力

的担心，王晓勇等人还有更棘手的问题需要解

决：如何快速辨认珊瑚。

作为刺胞动物门中最大的珊瑚纲，珊瑚种类

达 7000 多种。仅是大鹏海域内，造礁石珊瑚就

有近百种。“潜爱”志愿者队伍中，能潜水、摄影的

很多，但会“辨种”的却很少。就算是有相当专业

背景的志愿者，也不能仅仅依靠水下照片完成物

种鉴别。

了解珊瑚是保护珊瑚的前提，保护珊瑚离不

开科技“加持”。2021 年，AI 识别技术开始推广

与应用。眼下，“潜爱”正在推动 AI 识别程序的

开发。经过一段时间的机器学习，目前计算机已

可以准确辨别一些指征明显的珊瑚种类，减轻了

志愿者的工作量。肖为介绍，为了进一步发挥

AI 技术的作用，“潜爱”计划在海底布置一批摄

像头，收集更多影像资料用于机器学习，提高 AI

的鉴别能力。

种珊瑚，种人心

2014年的一天，夏嘉祥途径大澳湾畔的油草

棚村时突遇大雨。和一同避雨的人闲聊时，一位

渔民问了夏嘉祥一个问题，“你们天天宣传要保

护海洋，那你知道如果在海里被划伤了，不用创

口贴的话怎么止血吗？”

夏嘉祥被问住了。

渔民颇为得意地告诉他，当地有一种玉足海

参，受外部刺激会喷吐出名为“居韦氏小管”的内

脏。这种内脏黏性极大，涂抹在伤口上，不仅能

快速止血，还可以促进结痂。

“这是大鹏渔民世代相传的海洋智慧啊！”受

这件小事启发，夏嘉祥等人推出了“潜爱课堂”项

目。这个项目主要面向大鹏半岛渔村子弟小学

的四五六年级学生，以半岛渔民口口相传的海洋

常识为母本，用游戏体验、戏剧表演、海滩实习等

形式让孩子们了解与海洋生态相关的各种知识。

“无论是珊瑚保育还是海洋保护，都不是依

靠一代人就能完成的工作。”王晓勇说，让生在海

边的孩子从小了解海洋，未来他们当中就可能会

有人愿意接力守护海洋和珊瑚。

随着“潜爱课堂”影响力扩大，深圳其他地区

的学校也相继邀请讲师给学生上课。目前，“潜

爱课堂”已累计授课 1000 多堂，潜爱珊瑚保育站

先后被授予“全国海洋意识教育基地”“深圳市科

普教育基地”“深圳市青少年校外体验教育基地”

等称号。

相比于着眼未来的“潜爱课堂”，另一个项目

“潜爱家园”则聚焦于眼下。

在大鹏新区政府的支持下，“潜爱”在两处珊

瑚礁较集中的区域建立了保护区，由志愿者人工

种植的 6000 多株珊瑚也“安置”在其中。不过，

由于保护区禁止捕鱼，最初，在当地渔民看来，

“潜爱”无疑影响了他们的营生。因为禁捕并非

强制性规定，有的渔民依然会不顾劝阻进入保护

区，甚至还会使用极易伤及珊瑚的底拖渔网。

“潜爱家园”就是为了让包括渔民在内的

以海洋为生的群体共治共建海洋环境而产生

的项目。

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是让渔民参与海洋保

护的直接动力。“潜爱”成立后，在洲仔头岛近海

水域发现了一大片十字牡丹珊瑚礁区。在志愿

者的协助下，当地推出了“百米珊瑚海”旅游观光

项目。“珊瑚成了收入来源，渔民们自然就不到那

附近捕鱼了。”肖为说。

渐渐地，越来越多渔民和海上工作者意识

到海洋保护不仅是“为了美观”，更与自己及后

代的生活息息相关。潘智是深圳一家旅游公司

的海上项目负责人，据他介绍，现在每有游客出

海，工作人员都会反复提醒将产生的垃圾放在

船上指定位置，不要抛入海中。“不少渔民外出

打鱼，也会专门把渔网网住的垃圾带上岸。”潘

智说。

海底农民们很清楚，要让大鹏海域重回湛蓝，

光靠几千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唯有唤醒大众

意识，缤纷多彩的珊瑚才能长久地在海底摇曳。

正是为了这个目标，2015 年，成立没多久的

“潜爱”确定了自己的口号：种珊瑚，种人心。

在“潜爱”办公区的一张桌子上，摆着从海底捞上来的各种大件垃圾。
本报记者 刘友婷 摄

下水作业前，曾玉霞和潜伴张缪成互相检查潜水装备。
本报记者 刘友婷 摄

“潜爱”志愿者用潜水刀割断覆盖在珊瑚上的渔网。 受访者供图

刘嘉欣（右一）在清理用于救治珊瑚残枝的人工支架。
受访者供图


